



























                 故事       论述       描写 
时间维度           +          -          - 












（Christopher Isherwood）的小说《再见柏林》（Goodbye to Berlin，1939）所写的故
事同样出现在范·德鲁顿(J.Van Druten)的戏剧《我是一架照相机》（I am a Camera，
1954）中，后又被 J.马斯特罗夫(J.Masteroff)、J.坎德（J.Kander）、F.艾伯（F.Ebb）





































































































































































































































































































































i[i] 这方面的例证包括 Lévi-Strauss 的人类学著作——特别是他的《结构人类学》（1958）、E.K.和
P.Maranda 的民间文学研究（1973）以及 C.Bremond(1964 和 1967)、R.Barthes(1966)T.Todorov 等法国叙
事理论学家的纲要性质的研究。 
ii[ii] B.V.Tomashevski, Teoria literatury (1925)，转引自 J.M.Lotman(1972)330。  
iii[iii] E.M.Foster(1962)93。关于情节的讨论亦见 E.Dipple(1970)和 U.Ellis-Fermor (1960)。 
iv[iv] 《诗学》第 7-9 章，罗念生译，《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译
者。又见 J.G.Barry(1970)157-73。Barry 认为“事件基本类型”（pp25-39）的中心类型就是“经验的基
本类型”（p31），它构成了被强调的 mythos 或情节的基础，可惜此处的论述太模糊。基于同样原因，
我们也无法讨论 N.Frye 所提出的 mythos 的原型结构。关于“行动”的简要的讨论可见
K.Elam(1980)120-6 和 L.Pikulik(1982)；又见 S.Giles(1981)的专著。 
v[v] M.Frisch(1972)87f.关于历史上各种因果观念的讨论见 B.Beckermann(1970)175f。在《La cantatrice 
chauve》中，尤奈斯库更加彻底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情节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要求，其理由与布莱
希特和弗里希又不相同。 
vi[vi] 然而，见 E.Lämmert(1955)24 和 K.Stierle(1975)。法语中与此对等的是叙事学理论所分析的 histoire







xiii[xiii] 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诗学》第 7 章是这样论述的：“因此，情节也须有长度（以易于记
忆者为限），正如身体，亦即活东西，须有长度（以易于观察者为限）一样。” 












xv[xv] 《培尔·金特》，萧乾译，《易卜生文集》第三卷，410-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第 1
版。——译者 
xvi[xvi] 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诗学·诗艺》第 14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
——译者 
xvii[xvii] 关于心理距离的讨论见 E.Bullough(1957)91ff，又见 U.Rapp(1973)56-61。 
xviii[xviii] V.Klotz(1969)30-4 和 P.Pütz (1970) 212-18 对隐藏的行动有较为详细的分析。 
xix[xix] 《诗学·诗艺》第 146-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译者 
xx[xx] B.Beckermann (1970) 171ff.对此有过简明的叙述。 
xxi[xxi] V.Klotz (1969) 32. 
xxii[xxii] P.Pütz (1970) 213. 
